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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会议：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8年立法计划安排，为做好《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正案（草案）》）有关审议工作，我委提前介入，积极开展各项调研工作。今年4月份以来，我委赴蓝山、江华、祁阳等县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多次与省水利厅共同研究。先后赴安徽、江西、云南和贵州四省学习河流流域保护和生态补偿方面的经验做法。9月上旬，征求了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意见。9月14日，我委召开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对《条例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湘江流域承载着全省40%以上的国土面积、60%以上的人口、70%以上的经济总量。《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2年9月制定以来，为湘江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特别是在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加大湘江保护和治理力度，持续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工程”，取得明显成效。根据新时代对生态文明的新要求，《条例》还存在一些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真正守护好一江碧水，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地净的美丽幸福新湖南，我委认为对《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进行修正是非常必要的，建议主任会议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条例修正案（草案）》予以审议。同时，对《条例修正案（草案）》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一）关于管理和执法体制机制问题。云南洱海、滇池的治理和保护设立了专门的执法部门，效果很好。湘江流域范围广、涉及行政区域和相关职能部门多，加强管理和执法体制机制建设是做好湘江治理和保护的关键。建议《条例修正案（草案）》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系统完整的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制度和执法机制，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一是健全湘江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目前，涉及湘江流域的协调管理就有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职能与河长制的管理制度存在部分重叠与交叉，建议进一步明晰职责权限，理顺职责关系。特别是在跨行政区域的项目布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省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和协调。二是健全流域管理协调机制。要加强有关市级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横向协调，强化流域相关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的监管和保护责任，切实形成保护合力。三是构建流域管理综合执法机制，明确执法权责，加强执法监管。
（二）关于河（湖）长制问题。云南和贵州两省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实现了境内所有河、湖、库、渠、坝等水系流域的全覆盖。贵州首创省、市、县、乡四级“双总河长”，独创了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成员人人当河长的河湖管理体系。云南还建立了省、市（州）、县（市区）三级督察体系，分别由党委副书记任总督察，人大、政协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总督察，这些做法值得借鉴。鉴于湘江流域水系发达、塘坝库渠较多的实际情况，建议《条例修正案（草案）》将湘江流域所有河、湖、库、塘、坝、渠纳入河长制保护治理范围，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体系，并强化各级河长的职责，将各级河长管理、治理、保护的责任落到实处。同时，借鉴外省全面推行“双总河长制”的经验，创新河湖保护体系，强化人大依法监督职责，并向社会公布河长的履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三）关于水污染防治问题。建议《条例修正案（草案）》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是将生态建设投入作为财政支出重点，整合生态功能区补偿资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农田基础建设资金等专项资金，用于生态建设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对于流域上游地区在中小河流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态建设的项目和资金安排上予以重点倾斜。二是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进耕作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禁渔、禁施农药和化肥，并加快集镇和农村污水、垃圾集中收集处理。三是在湘江干、支流加大湿地公园建设力度，优化生态，保持水土，改善水体。四是将城市污水处理、雨污收集纳入《条例》管理范围。
[bookmark: _GoBack]（四）关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问题。现行《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就湘江流域产业发展规划、生态补偿制度、湘江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制度等及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但实施五年多时间以来，省人民政府一直没有出台生态补偿具体实施办法。调研发现，由于林业生态补偿标准过低，加之禁伐规定，部分基层林区林农生活困难，基层政府和群众对加大生态补偿要求强烈，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黄志坚等3名省人大代表也提出了建议。为此：一是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制定出台生态补偿具体实施办法，对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筹集、使用、管理作出具体规定。二是为调动和保护群众护林的积极性，确保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参照江西等省的做法，适当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三是健全生态受益补偿机制。借鉴云南、贵州经验，采用水质指标、用水总量等综合因素，按照保护受益对等原则，建立受益区补偿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开发区补偿生态功能区、下游补偿上游等受益生态补偿机制。对湘江重点生态功能区加大资源培育与管护等生态项目的倾斜支持力度，采用多种方式给予补偿。四是探索建立生态领域损害赔偿制度。按照“谁损害、谁赔偿”的原则，建立赔偿磋商机制，促使企业和个人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建设。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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